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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民族身份的建构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主线和强

大动力， 也是影响中东地区政治进程的重要因素。 ２０１１ 年以来， 以 “民主

联盟党” 为代表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崛起于叙利亚北部， 已成为叙利亚国内

重要的政治力量。 这象征着叙利亚库尔德人民族身份在叙利亚国内政治生

活的复苏与崛起。 本文认为， 尽管从 １９４６ 年政治独立以来， 叙利亚政府都

试图 “同化” 和打压国内库尔德人， 但是库尔德人追求地区自治和谋求民

族平等的愿望并未被泯灭， 随着 ２０１１ 年以后叙利亚内战爆发， 以及叙利亚

库尔德政治力量的崛起而愈发强烈。 在未来， 叙利亚库尔德人追求地方自

治和谋求民族平等的政治诉求， 仍然将面临来自叙利亚库尔德人政党纷争、
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反对派以及土耳其的多方面挑战。 ２０１８ 年以来， 土耳其

及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在叙利亚北部发动攻势， 试图扫除叙利亚库

尔德人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 叙利亚库尔德人实现其政治诉求， 仍然需要

时间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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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的重要民族， 被称为 “没有国家的民族”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 学术界一般认为， 库尔德人在中东地区已经存在了 ４０００ 多

年。① 库尔德总人口数量统计不一， 大体上在 ３５００ 万 ～ ４０００ 万人， 散居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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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 以色列海法大学博士候选人， 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参见 Ｌｉａｍ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ａｒｅｔｈ Ｓｔａｎｓｆｉｅｌ，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ｒａｑ：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ｏｒ Ｄｉｖｉ⁃
ｓ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４， ｐ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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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伊朗、 伊拉克和叙利亚等， 其中叙利亚库尔德人口大约 ２００ 万。①

库尔德人一般认为自己是米底人 （Ｍｅｄｅｓ）， 即中东地区的古老民族的后裔。
在叙利亚， 库尔德人是仅次于阿拉伯人的第二大族群。 ２０１１ 年以来， 叙利

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团体 “民主联盟党” （ＰＹＤ） 及其武装团体 “人民保卫

军” （ＹＰＧ） 迅速崛起， 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大片地区。 随着叙利亚内战渐趋

平息， 尤其是由俄罗斯、 土耳其和伊朗主导的阿斯塔纳叙利亚和平会议取

得一系列进展，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 及其与叙利亚未来政治重建

的关系， 也将成为热点议题， 值得我们分析和探求。
目前来看， 关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研究成果有限。 国内学术界关于叙

利亚库尔德人的专门论述相对较少。 当前关于库尔德人的中文书籍中， 唐

志超的 《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 汪波的 《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 和敏

敬的 《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 中， 各有一章介绍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情况。
李秉忠的 《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 则主要关注土耳其

的库尔德问题。② 此外， 汪波的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党政治研究》 一文，
也梳理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党发展脉络， 帮助我们认识叙利亚库尔德政

治力量的变化与发展。③

国外主流学术界， 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其历史和

社会的变迁。 关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著作， 首推法国学者茹迪·塔杰勒

（Ｊｏｒｄｉ Ｔｅｊｅｌ） 所著的 《叙利亚库尔德人： 历史、 政治与社会》④ 一书， 该书

详细地阐述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历史与社会变迁， 以及面临的政治和文化

挑战。 克里姆·伊尔迪兹 （Ｋｅｒｉｍ Ｙｉｌｄｉｚ） 所著的 《叙利亚库尔德人》⑤ 一

书， 介绍了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叙利亚政府的关系。 美国密苏里大学学者大

卫·若马诺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ｍａｎｏ） 编著的 《冲突、 民主化与中东库尔德人》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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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地区， 库尔德人主要居住地还包括亚美尼亚 （１００ 万）、 德国 （５０ 万）、 法国 （５
万）、 瑞典 （５ 万）、 荷兰 （５ 万）、 英国 （２ 万）、 瑞士 （２ 万） 和美国 （２ 万）。
参见唐志超 《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汪波 《中东库尔

德问题研究》， 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４； 敏敬 《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５； 李秉忠 《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汪波：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党政治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Ｊｏｒｄｉ Ｔｅｊｅｌ， Ｓｙｒｉａｓ Ｋｕｒｄ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９
Ｋｅｒｉｍ Ｙｉｌｄｉｚ，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ｍａｎｏ ａｎｄ Ｍｅｈｍｅｔ Ｇｕｒｓｅ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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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也涉及了叙利亚库尔德人， 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以来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政

治变化。 除此之外， 伊拉克库尔德学者提尔·帕阿谢 （Ｔｉｌｌ Ｆ Ｐａａｓｃｈｅ） 发

表在 《中东政策》 上的文章 《叙利亚和伊拉克库尔德人： 冲突与合作》， 也

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土耳其 “库尔德工人党” （ＰＫＫ） 之间

的关系。①

总的来说， 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 都相对缺少对于 ２０１１ 年

以来库尔德政治团体的论述， 也缺少对未来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诉求及其

挑战的预测。 本文试图通过概述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团体在 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

变化和发展， 尤其是叙利亚库尔德 “民主联盟党” 的相关情况， 来分析叙

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 以及未来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团体的意愿。 本文

的材料主要将来源于外文媒体和分析报告， 在整合现有文献资源的基础上，
做出合理的观察与推测。

一　 叙利亚库尔德问题溯源

库尔德人是叙利亚国内重要的族群。 作为一个多民族、 多信仰并存的

国家， 叙利亚国内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地理界限很难在地图上明

确划分。 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大体上分布在叙利亚北部的三个地区： 以叙利

亚东北部小镇卡米什利 （Ｑａｍｉｓｈｌｉ） 为中心的贾兹拉 （Ｊａｚｉｒａ）② 地区， 以叙

利亚北部的叙利亚—土耳其边境城镇科巴尼 （Ｋｏｂａｎｅ） 为中心的地区， 以

及以叙利亚西北部阿勒颇省阿弗林 （Ａｆｒｉｎ） 为中心的区域。 这三个区域在

地理上相互割裂。③ 此外， 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等叙利亚大城市， 也居住着

不少库尔德人。 近代的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１９１６
年 《赛克斯—皮科协议》 确定了英国和法国在近东地区的势力范围。 １９２０
年的圣雷莫会议上， 法国与英国殖民者在中东地区的 “委任统治” 边界线

划定。 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 对于法国委任统治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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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ｌｌ Ｆ Ｐａａｓｃ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１， ２０１５， ｐｐ ７７ － ８８
曾经属于阿勒颇行省， 今天属于哈塞克省。
Ｊａｄ Ｋａｒｉｍ ａｌ⁃Ｊｉｂａｉ，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Ｆｌａｗｅｄ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Ｓｙｒｉａ Ｕｎｔｏｌｄ，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ｓｙｒｉａｕｎｔｏｌｄ ｃｏｍ ／ ｅｎ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ｆｌａｗｅｄ⁃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ｄｅｂａｔｅ⁃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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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一些库尔德人欢迎法国委任统治， 认为这是帮助库尔德人摆脱奥

斯曼帝国束缚， 对抗日益高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契机。 比如， 叙利

亚西北部阿弗林 （Ａｆｒｉｎ） 地区的库尔德人就非常欢迎法国军队驻扎， 并没

有发生针对法军的抵抗事件。 大马士革的库尔德人也欢迎法国委任统治，
认为法军会保护库尔德人免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冲击。 但另一方面， 也有

一些叙利亚库尔德人对法国人的到来持观望态度。 贾兹拉和杰拉布鲁斯

（Ｊａｒａｂｕｌｕｓ） 地区的库尔德人， 在法国人和当地的土耳其军队之间保持中立

态度。①

在法国委任统治开始后不久， 尤其是 １９２５ 年库尔德人反抗土耳其的谢

赫·萨义德 （Ｓｈａｉｋｈ Ｓａｉｄ） 起义失败之后， 一些库尔德人为了躲避土耳其军

队的追捕， 穿越边境从土耳其来到了叙利亚北部。 这些土耳其库尔德人在

叙利亚受到了法国委任当局的保护， 被安置在了贾兹拉地区。 这些新来到

叙利亚的库尔德人， 仍然保持着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热忱， １９２７ 年在黎巴

嫩成立了 “独立运动” （Ｋｈｏｙｂｕｎ）。② 最初 “独立运动” 旨在游说西方大国

支持土耳其库尔德人独立， 筹集资金支持库尔德人在土耳其的武装运动。
但是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 随着现代土耳其国家政治逐渐平稳， 通过武装

斗争实现库尔德人在土耳其的政治独立希望渺茫， “独立运动” 转而发掘库

尔德传统， 通过创办报刊书籍， 开办广播节目， 推广库尔德语， 促进库尔

德人之间的民族认同感。③

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开展的民族运动， 事实上受到了法国委任

当局的庇护和利用。 一方面法国对于叙利亚、 黎巴嫩不断高涨的阿拉伯民

族主义情绪十分的警惕； 另一方面当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少数族群， 尤其

是库尔德人、 亚美尼亚人、 德鲁兹人、 阿拉维派， 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中

逊尼派的影响十分担心。④ 因此， 法国在叙利亚以 “分而治之” 的政策， 抑

制了阿拉伯民族主义。 但是， 法国扶持少数族群的举措， 反过来又刺激了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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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Ｊｏｒｄｉ Ｔｅｊｅｌ， Ｓｙｒｉａｓ Ｋｕｒｄ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１ － １２
Ｊｏｒｄｉ Ｔｅｊｅｌ， Ｓｙｒｉａｓ Ｋｕｒｄ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 １７
Ｊｏｒｄｉ Ｔｅｊｅｌ， Ｓｙｒｉａｓ Ｋｕｒｄ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ｐ ２０ － ２３
Ｅｖａ Ｓａｖｅｌｓｂｅｒｇ，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Ｋｕｒｄｉｓ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
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ｍａｎｏ ａｎｄ Ｍｅｈｍｅｔ Ｇｕｒｓｅｓ ｅｄｓ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ｒａｎ，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Ｓｙｒ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４， ｐ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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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的政治欲望。 从 １９２４ 年开始， 贾兹拉和杰拉布鲁斯

地区的库尔德人数次请愿， 要求法国承认库尔德人在当地享受自治权利。
从 １９２８ 年开始， “独立运动” 也开始向法国政府和国际联盟请愿， 要求在

法国军事保护的前提下， 建立库尔德自治地方， 要求在当地推行库尔德

语。① 但随着 １９３６ 年法国和叙利亚 “民族阵营” （Ａｌ⁃Ｋｕｔｌａｈ Ａｌ⁃Ｗａｔａｎｉｙａｈ）
签订 《法叙条约》， 许诺赋予叙利亚国家独立， 但是并没有提及库尔德人自

治权的问题。 不少库尔德人担心， 一个独立的叙利亚国家， 将意味着大量

逊尼派阿拉伯人涌入北部库尔德地区。
１９３６ 年 “民族阵营” 赢得叙利亚议会选举后， “民族阵营” 派驻哈塞

克省的官员鼓励来自哈马省、 阿勒颇省和霍姆斯省的逊尼派阿拉伯农民迁

徙到哈塞克省。 这加剧了库尔德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怀疑和担心。 与此

同时， 贾兹拉地区的安全机构开始抓捕库尔德活跃分子， 直接导致了库尔

德人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对立情绪。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贾兹拉地区的库尔德

人集体暴动， 不仅赶走了 “民族阵营” 在当地的官员和安全部队， 而且还

建立了库尔德人自己的地方临时政府。 而随着 １９３９ 年 “民族阵营” 政府倒

台， 叙利亚议会也被法国委任当局关闭， 法军也进驻贾兹拉地区， 对当地

进行直接的军事管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叙利亚成了法国维希政府

和同盟国争夺的焦点。 １９４１ 年， 英军和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攻取叙

利亚。 戴高乐为了安抚人心， 许诺将赋予叙利亚和黎巴嫩政治独立。 １９４３
年， 叙利亚议会举行新一轮选举， “民族阵营” 再次获胜， 但其提出的法军

立刻撤离的要求被同盟国拒绝。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开始发动起

义， 最终迫使法军在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从叙利亚撤离军队， 叙利亚取得了最终的

政治独立。
叙利亚独立后对库尔德人的自治要求始终非常警惕。 无论是 １９６３ 年之

前的叙利亚历届政府， 还是 １９６３ 年之后长期执政的阿拉伯复兴党

（Ｂａａｔｈ）， 一直将叙利亚定位为一个 “阿拉伯国家”， 将库尔德人视为 “外
国人” 和帝国主义在叙利亚的 “第五纵队”②， 试图将库尔德人 “阿拉伯

９３

①

②

Ｅｖａ Ｓａｖｅｌｓｂｅｒｇ，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Ｋｕｒｄｉｓ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
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ｍａｎｏ ａｎｄ Ｍｅｈｍｅｔ Ｇｕｒｓｅｓ ｅｄｓ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ｒａｎ，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Ｓｙｒｉａ， ｐ ８６
Ｊｏｒｄｉ Ｔｅｊｅｌ， Ｓｙｒｉａｓ Ｋｕｒｄ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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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政治上， 叙利亚政府拒绝承认库尔德人的自治要求。 叙利亚宪法明确

指出： “阿拉伯叙利亚是阿拉伯祖国的一部分”， “阿拉伯叙利亚人民是阿拉

伯民族的一部分”①。 社会经济上， 叙利亚政府希望通过 “迁徙” “混居”
的方式， 在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地区提升阿拉伯人的比例。 ２０ 世纪六七十

年代， 叙利亚政府曾经在土耳其—叙利亚边境修筑 “阿拉伯带” （Ａｒａｂ
Ｂｅｌｔ）。 在文化上， 叙利亚政府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库尔德语， 禁止庆祝库

尔德传统节日②。 １９６２ 年， 叙利亚政府在北部地区组织人口普查， 剥夺了

１２ 万库尔德人 （当时库尔德总人口约 ６０ 万） 的公民资格， 这些被剥夺公民

权的库尔德人被称为 “外国人” （ｍａｋｔｕｍ）， 其财产被充公， 政治权力被

剥夺。③

但是叙利亚政府旨在将库尔德人 “阿拉伯化” 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
首先， 叙利亚库尔德人内部的政治团体一直存在， 并在库尔德人中间

保持一定的影响力。 叙利亚独立以来， 先后出现了 “叙利亚共产党”、 “叙
利亚库尔德民主党”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ｉｎ Ｓｙｒｉａ）、 “叙利亚库尔

德民主进步党”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Ｓｙｒｉａ）、 “库尔德民主

联合党”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Ｐａｒｔｙ）、 “库尔德自由党”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Ｐａｒｔｙ） 和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ＰＹＤ） 等政治团体。 这些团体尽

管长期受到叙利亚政府的打压， 而且活动较为隐秘， 但是仍然能够在叙利

亚库尔德民众中找到支持。
其次， 叙利亚政府长期支持土耳其 “库尔德工人党” （ＰＫＫ）， 反过来

增强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感。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９０ 年代， 叙利亚政府

利用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 来谋求在地缘政治斗争中的优势地位。
比如， 允许塔拉巴尼 （Ｊａｌａｌ Ｔａｌａｂａｎｉ） 领导的 “伊拉克库尔德爱国联盟” 在

大马士革开设代表处， 允许 “库尔德工人党” 在叙利亚北部地区驻留。④ 这

种与邻国库尔德反对派合作的战略， 反过来影响了叙利亚的库尔德群体。

０４

①
②
③

④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宪法》， 第一条第二款； 第一条第三款。
Ｋｅｒｉｍ Ｙｉｌｄｉｚ，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 １１７
“Ｓｙｒｉａｓ Ｋｕｒｄｓ： Ａ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３６， ２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ｗｗｗ ｃｒｉｓｉｓｇｒｏｕｐ ｏｒｇ ／ ＃ ／ ｍｅｄｉａ ／ Ｆｉｌｅｓ ／ Ｍｉｄｄｌｅ％ ２０Ｅａｓｔ％ ２０Ｎｏｒｔｈ％ ２０Ａｆｒｉｃａ ／ Ｉｒａｑ％ ２０Ｓｙｒｉａ％
２０Ｌｅｂａｎｏｎ ／ Ｓｙｒｉａ ／ １３６⁃ｓｙｒｉａｓ⁃ｋｕｒｄｓ⁃ａ⁃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ｗｉｔｈｉｎ⁃ａ⁃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ｐｄｆ
叙利亚对于 “库尔德工人党” 的支持， 随着 １９９８ 年叙利亚和土耳其签署 《阿达纳协议》
（Ａｄａｎ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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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 年， 塔拉巴尼曾经帮助组建了 “叙利亚库尔德斯坦民主党”， 而 “库尔

德工人党” 在叙利亚北部则秘密发展了大批成员， 在 １９９８ 年之后同情和支

持 “库尔德工人党” 的叙利亚库尔德人成立了 “民主联盟党”， 成为叙利亚

库尔德人中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团体。
最后， 周边国家的库尔德问题， 仍然容易刺激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情

绪。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叙利亚东北部小镇卡米什利 （Ｑａｍｉｓｈｌｉ）
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起因是在库尔德球迷和阿拉伯足球球迷之间的矛盾。 在

比赛中， 来自代尔祖尔的客队阿拉伯球迷羞辱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

和塔拉巴尼， 而库尔德球迷则高呼反萨达姆口号。 双方球迷的对骂最终导

致大规模流血冲突， 在叙利亚安全部队的镇压之下， 冲突才最终结束。 在

这次冲突中， 邻国伊拉克库尔德问题， 成为刺激叙利亚库尔德人民族情绪

的重要原因。

二　 中东乱局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崛起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动荡发生之后， 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力量也借机在叙北

部扩展。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十多个叙利亚库尔德小党派组成的 “库尔德民族委

员会”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宣布成立。 “库尔德民族委员会” 明确提

出， 在叙利亚国家内获得 “自治权利” 的要求： “库尔德人生活在自己的传

统土地上， 是叙利亚人民的一分子； 叙利亚宪法明确了库尔德人是叙利亚

人民的一部分； 库尔德人是叙利亚国内的第二大族群， 寻求公正的、 民主

的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方案， 保证在叙利亚现存的国家边界内民族自决的权

利。 本次会议认为， 解决叙利亚库尔德问题， 一方面代表着叙利亚真正民

主的实践， 另一方面则检验着叙利亚反对派为全体叙利亚人民争取更好的

叙利亚未来的承诺。”①

但是， “库尔德民族委员会” 并不赞成在叙利亚领土内建立独立的库尔

德国家。 “库尔德民族委员会” 多次强调， “民族自决” 从来都不是叙利亚

库尔德人的政治目标， 而 “库尔德民族委员会” 的政治诉求则在于促使叙

１４

① 参见 “叙利亚库尔德人爱国会议宣言”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ｕｒｄｗａｔｃｈ ｏｒｇ ／ ｐｄｆ ／ ＫｕｒｄＷａｔｃｈ＿Ｄ０２９＿ｅｎ＿ａｒ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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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宪法承认库尔德民族身份， 将库尔德语列为官方语言， 在国际公约和

国际习惯的框架下承认库尔德民族的其他权利。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库尔德民

族委员会” 主席费萨尔·尤素福 （Ｆａｉｓａｌ Ｙｕｓｕｆ） 将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总

结为： “通过宪法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 保证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力与国

际法和国际公约相一致。 此外， 鉴于库尔德人在叙利亚所占的人口比例大

约为 １５％ ， 我们要求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反对派联盟及其各个委员会中所占

议席与此比例相等同。 对于库尔德人的歧视性规定和行为应当被禁止和取

缔， 因为这些规定和行为而受害的库尔德人应当得到补偿。 我们要求， 叙

利亚国家的全称应当是 ‘叙利亚共和国’， 而不是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我们还要求叙利亚反对派联盟应当支持所有的武装反对派， 而不仅仅是叙

利亚自由军 （Ｆｒｅｅ Ｓｙｒｉａ Ａｒｍｙ）。”①

叙利亚库尔德反政府力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阵营。 其一， 主要以

“叙利亚库尔德自由党”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Ｓｙｒｉａ） 和 “叙利亚库尔德

民主党”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Ｓｙｒｉａ） 为主。 这两个政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组建成 “库尔德民主政治联盟”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ｏｎ）， 较

为坚决地主张推翻巴沙尔政府， 倡导与其他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合作。 “库
尔德民主政治联盟” 受到来自伊拉克自治政府 （ＫＲＧ） 领导人马苏德·巴

尔扎尼 （Ｍａｓｓｏｕｄ Ｂａｒｚａｎｉ） 及其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执政党 “库尔德

民主党” （ＫＤＰ） 的支持。 巴尔扎尼和 “库尔德民主党” 对于叙利亚反对派

持同情态度， 与土耳其时任总理埃尔多安领导的 “正义与发展党” 政府关

系较为密切。 另一派则以 “叙利亚库尔德进步党”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ａｒ⁃
ｔｙ） 和 “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为代

表， 主张在叙利亚内战中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保持距离， 维持在叙利亚政

治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它们主要受到来自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另一大

地方实力派、 贾垃勒·塔拉巴尼 （Ｊａｌａｌ Ｔａｌａｂａｎｉ）② 领导的 “库尔德爱国联

盟” （ＰＵＫ） 支持， 而 “库尔德爱国联盟” 则长期与伊朗关系密切， 因此，
上述两个叙利亚库尔德政党在对待叙利亚政府的关系较为暧昧。

２４

①

②

ＫｕｒｄＷａｔｃｈ， “Ｆａｉｓａｌ Ｙｕｓｕｆ，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Ｄｅ⁃
ｍａｎｄ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ｕｌｄ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Ｗａｔｃｈ，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８，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ｕｒｄｗａｔｃｈ ｏｒｇ ／ ｓｙｒｉａ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ｈｐ？ ａｉｄ ＝ ２７２１＆ｚ ＝ ｅｎ＆ｃｕｒｅ ＝ ２４０
贾垃勒·塔拉巴尼在 ２０１４ 年之前担任伊拉克中央政府总统，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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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民族委员会” 内部的分歧， 使得其与叙利亚反对派的关系十分

微妙。 一方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库尔德民族委员会” 正式加入叙利亚最大的

反对派组织 “全国联盟”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表明在 “推翻阿萨德” 这一

目标上与叙利亚反对派存在一致立场。 但另一方面， 叙利亚库尔德人也担

心自己谋求的 “政治文化权利” 不被叙利亚反对派重视。 事实上包括 “全
国联盟” 和 “民族协调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在内的叙

利亚反对派， 都主张赋予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同等的政治权利， 至于何种

权利却不明确。 此外叙利亚反对派不赞成在叙北部地区建立库尔德自治的

地方政府。 比如 “全国联盟” 的领导人就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强

调：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 ‘叙利亚库尔德斯坦’。”①

２０１４ 年日内瓦和谈失败后， 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力量也发生了一些微妙

变化。 一些与叙反对派关系密切的库尔德人对于叙反对派忽视库尔德人利

益的做法感到失望， 转而组建新的政治力量。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在巴尔扎尼领

导的 “库尔德民主党” 支持下， “库尔德民主政治联盟” 宣布解散， 成立了

新的 “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Ｓｙｒｉａ）。 一些 “库
尔德民主政治联盟” 的领导人对巴尔扎尼的干预十分不满， 转而谋求加入

塔拉巴尼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阵营。② 与叙利亚库尔德人内部 “党争” 相伴

随的， 是叙利亚北部政治力量———库尔德政党 “民主联盟党” 在 ２０１１ 年之

后的强势崛起。
叙利亚库尔德 “民主联盟党” 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成长为叙北部的重要

政治军事力量， 有其独特条件。
第一， 历史上 “库尔德工人党” 在叙利亚库尔德群体中的巨大影响，

保证了秉持相似意识形态的 “民主联盟党” 能够迅速在叙利亚北部崛起。
“民主联盟党” 与长期活跃在土耳其南部的 “库尔德工人党” （ＰＫＫ） 关系

密切， 甚至被认为是 “库尔德工人党” 在叙利亚的 “分支机构”。 由于 “库
尔德工人党” 与土耳其之间的长期对立关系， 且在历史上也受到过来自叙

利亚政府的支持， 使得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被认为与叙政府的关系暧昧

３４

①

②

Ｂｕｒｈａｎ Ｇｈａｌｉｏｕ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ｕｃｈ Ｔｈｉｎｇ Ａｓ Ｓｙｒｉａｎ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Ｒｕｄａｗ， Ａｐｒｉｌ １７， ２０１２，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ｄａｗ ｎｅ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 ／ ｓｙｒｉａ ／ ５００４ ｈｔｍｌ
“Ａｌ⁃Ｑａｍｉｓｈｌｉ： Ｙｅｋîｔî ｌｅａｖ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Ｋｕｒｄｗａｔｃ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ｕｒｄｗａｔｃｈ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ａｉｄ ＝ ２８７１＆ｚ ＝ ｅｎ＆ｃｕｒｅ ＝ １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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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末， 叙利亚政府曾经长期支持 “库尔德工

人党”， 叙北部也成为 “库尔德工人党” 袭扰土耳其的 “大后方”。 尽管在

１９９８ 年 《阿达纳条约》 之后， “库尔德工人党” 成员被驱逐出叙利亚， “库
尔德工人党” 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Öｃａｌａｎ） 也被土耳其拘

押。 但是 “库尔德工人党” 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中的影响却依旧存在， 关于

“库尔德工人党” 和奥贾兰的书籍也于 ２０００ 年前后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中间

广泛传阅， 奥贾兰也依旧被叙利亚库尔德人视为英雄和领袖。① 因此当秉持

与 “库尔德工人党” 相似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 “民主联盟党” 出现时，
叙利亚库尔德民众很容易接受和拥护。

第二， “民主联盟党” 不仅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中间拥有较为紧密的社会

网络， 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人民保卫军”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Ｕｎｉｔ，
ＹＰＧ）。 “人民动员军” 的主要骨干几乎都是 “库尔德工人党” 成员。 １９９８
年 “库尔德工人党” 被叙利亚政府驱逐之后， 向东退往伊拉克东北部山区

（Ｑａｎｄｉ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坚持游击战。 ２００３ 年， “民主联盟党” 在叙利亚北部成

立， 一些 “库尔德工人党” 成员返回叙利亚加入其中。 ２０１１ 年， 叙利亚内

战爆发后， 伊拉克东北部山区的 “库尔德工人党” 大批进驻叙利亚北部，
成为 “民主联盟党” 旗下的武装力量 “人民保卫军” 的基层骨干。 “人民动

员军” 当前拥有大约 ２００００ 名武装人员， 而其他的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团体要

么没有武装组织， 要么只有少量的武装人员。 比如， “叙利亚库尔德民主

党” 只有一支百余人的武装团队， 在叙利亚战场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强

有力的军事实力， 保证了 “民主联盟党” 能够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各派中占

据绝对主导权。 ２０１２ 年， 叙政府军主力从叙东北部撤离后， “人民保卫军”
逐渐填补了叙利亚东北部的真空地带， 而 “民主联盟党” 也成为叙利亚库

尔德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叙利亚东北部的哈塞

克省、 拉卡省大部分地区， 以及代尔祖尔省和阿勒颇省的部分地区， 已经

处在库尔德 “人民保卫军” 的控制之下。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 主要表现在实现 “地方自治” 和争取

“民族平等” 两个方面。 叙利亚库尔德主要政党， 大多希望能够实现 “地方

４４

① Ｒｏｄｉ Ｈｅｖｉａ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ｎ， Ｉｒａｑ，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２，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３， ｐ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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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

自治”。 在 ２０１２ 年的 《埃尔比勒协议》 中， 叙利亚库尔德各政党就明确表

示： “我们有统一的目标……即所有库尔德人是一个民族， 而叙利亚库尔德

人是叙利亚境内的一个族群， 应当努力推翻大马士革的独裁政府， 建立民

主的、 多元的国家， 建立一个多族群的崭新的叙利亚……叙利亚库尔德人

的问题应当通过民主的方式予以解决。”① 叙利亚 “库尔德民主党” 与伊拉

克 “库尔德民主党” 关系密切， 它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未来政治蓝图十

分模糊。 “ ‘民主联盟党’ 并没有明确在 ‘革命’ 之后应该如何妥善解决叙

利亚库尔德问题…… ‘民主联盟党’ 的主要兴趣在于从叙利亚获得资金和

资源， 以支持 ‘库尔德工人党’ 在土耳其的武装斗争”②， 该党也没有明确

提出在叙境内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 而是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于伊拉克库

尔德自治区那样， 拥有较高政治自主性的叙利亚库尔德地方自治机构。
但是， “民主联盟党” 多次表示反对叙利亚的分裂， 希望能够在叙利亚统

一完整的前提下谋求叙利亚库尔德人自己的民族权力。 “民主联盟党” 的目标

在于促成叙利亚政治的 “民主化”， 认为民主的、 公正的叙利亚将保证库尔德

人权利的实现。③ “民主联盟党” 发言人伊德里斯·纳桑 （ Ｉｄｒｉｓ Ｎａｓｓａｎ） 曾

经表示， “联邦制应当是库尔德问题的答案”。④ “库尔德工人党” 领导人、
“库尔德斯坦社群联合会” （ＫＣＫ）⑤ 领导人切米尔·巴耶克 （Ｃｅｍｉｌ Ｂａｙıｋ）
也曾表示， 叙利亚库尔德人应当 “满足于自治”， 而不是 “谋求独立”。⑥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ｏｗｅ，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ｍａｎｏ
ａｎｄ Ｍｅｈｍｅｔ Ｇｕｒｓｅｓ ｅｄｓ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Ｉ⁃
ｒａｎ，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Ｓｙｒ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４， ｐ ２３６
Ｅｖａ Ｓａｖｅｌｓ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Ｊｏｒｄｉ Ｔｅｊｅｌ，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ｕｎｔｅｒ
ｅｄｓ ， Ｏｕｔ ｏｆ Ｎｏ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ｉ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 ２０１３， ｐ ２１２
“Ｓｙｒｉａｎ Ｋｕｒｄｓ ｓａｙ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ｂａｓ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ｎ，”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Ｍａｒｃｈ ２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 ／ ０３ ／ ｒｕｓｓｉａ⁃ｓｔｒｉｋｅｓ⁃ｄｅａｌ⁃ｓｙｒｉａｎ⁃ｋｕｒｄｓ⁃ｓｅｔ⁃ｂａｓｅ⁃
１７０３２０１４２５４５９４２ ｈｔｍｌ
“Ｓｙｒｉａ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Ｋｕｒｄｓ Ｄｅｃｌａｒ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Ｍａｒｃｈ １７，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ｓｙｒｉａ⁃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ｋｕｒｄｓ⁃ｄｅｃｌａｒ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ｎｏｒｔｈ⁃
１６０３１７１１１９０２５３４ ｈｔｍｌ
“库尔德斯坦社群联合会” 是秉持左翼政治思想的几个库尔德政党组建的联合机构， 其成

员包括土耳其的 “库尔德工人党”、 叙利亚的 “民主联盟党”、 伊朗的 “库尔德斯坦自由生

活党” （ＰＪＡＫ） 和伊拉克的 “库尔德民主道路党” （ＰＣＤＫ）。
Ｆａｚｅｌ Ｈａｗｒａｍｙ，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ｅｎｉｏｒ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Ｒｅｂｅｌ Ｌｅａｄｅｒ Ｗａｒｎｓ Ｉｒａｑ Ｍｕｓｔ Ｓｔａｙ Ｕｎｉ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 Ｓａｖａｇｅ ’ 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ｄｅｃ ／ ２４ ／ ｐｋｋ⁃ｋｕｒｄｉｓｈ⁃ ｌｅａｄｅｒ⁃ｃｅｍｉｌ⁃ｂａｙｉｋ⁃ｉｒａｑ⁃ｓｙｒｉａ⁃ｉ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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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民族平等” 方面， 叙利亚库尔德人渴望通过 “民主” 的方式， 建

立 “民主的” 地方 “自治机构”， 以促成叙国内阿拉伯人和其他各个少数族

群权利平等。 比如， １９６２ 年产生的 “叙利亚库尔德人公民权” 问题， 导致

４０ 多万被剥夺 “公民权” 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及其子女无法进入学校或从事

正规的工作。 尽管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颁布了第 ４９ 号政府令，
许诺将会给予这 ４０ 多万库尔德人 “公民权”， 但是那些在 １９６２ 年人口普查

时 “未登记” 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及其后代的 “公民权” 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叙利亚库尔德人认为， 只有通过 “民主” 的方式， 实现 “民族平等”， 才能

最终解决叙利亚库尔德问题。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民主联盟党” 发布的 《社会契

约宪章》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提出， “民主政治” 代表了叙利亚

北部阿弗林、 贾兹拉和科巴尼地区 “库尔德人、 阿拉伯人、 亚述人、 迦勒

底人、 阿拉姆人、 土库曼人、 亚美尼亚人和车臣人” 的共同意愿。 《宪章》
将叙利亚定义为 “自由的、 独立的和民主的国家， 以 ‘分权制’ 和 ‘多元

化’ 为原则由议会制政府来管理”。 第 １１ 条规定， “自治区有权升起自己的

区旗， 自己使用的区徽和区歌”， 第 １２ 条指出， “自治区是叙利亚的一部

分， 是未来叙利亚 ‘分权制’ 政治的样板”。 第 １５ 条指出， “人民保卫军是

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唯一合法的军事组织”。 第 ２３ 条明确了 “每个民族都

有其文化和语言权利； 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态平衡的原则下享有健康的环

境”， 而地方的 “立法议会”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则享有制定自治区的法

规、 修改相关的国际条约与协议、 宣战和缔结和平等重大权力。①

三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内外挑战

在带领库尔德人实现 “地区自治” 和 “民族平等” 的道路上， “民主联

盟党” 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在与库尔德人内部关系上， “民主联盟党” 主导

的基层政府有时会举措失当， 一些民众示威活动也零星地出现在 “民主联

盟党” 控制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民主联盟党” 建立了 “西库尔德斯坦人

民委员会”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ＰＣＷＫ）， 作为叙北部 “民

６４

① 关于 《宪章》 全文， 可以参见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ｐｅａ⁃
ｃｅｉｎ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ｃｏｍ ／ ｃｈａｒ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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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联盟党” 控制区的 “自治机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

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的斡旋下， “西库尔德斯坦人民委员会” 和 “库尔

德民族委员会” 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签署 《埃尔比勒协定》
（Ｅｒｂｉ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两个政治团体宣布成立 “库尔德最高委员会”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ＫＣ）。 从法理上讲， “库尔德最高委员会” 应当是全体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最高代表机关， 但是 “民主联盟党” 主导的 “西库尔德

斯坦人民委员会” 则在实际上控制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
“民主联盟党” 与其他库尔德政治团体相比， 在财政上并不过多地依

靠一些国外组织的政治捐款， 而是通过有效管理所占领地区的民众和组织

来获取资金。 一些事件处理失当， 也使得 “民主联盟党” 和 “人民保卫

军” 被地方民众谴责。 比如，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在哈塞克省北部土耳其—叙

利亚边界城镇阿姆达 （Ａｍｕｄａ） 爆发了民众反抗 “人民保卫军” 和 “民
主联盟党” 的示威游行。 事件起因是 “民主联盟党” 在当地拘押了一名

同情叙利亚反对派的人士， 并且向其家属索要赎金。 示威活动不仅受到了

来自叙利亚反对派 “全国联盟” 的同情， 而且一些当地的 “叙利亚库尔

德民主党” 成员也参与其中。 民众手持石块与 “人民保卫军” 发生冲突，
随后 “人民保卫军” 宣布宵禁， 并且向示威民众开火， 冲突造成多名平民

死亡。①

“民主联盟党” 与叙利亚其他库尔德政党关系也较为紧张。 在与叙库尔

德政治团体关系上， 尽管 “民主联盟党” 领导人多次强调要与其他叙利亚

库尔德政治党派合作②， 但是其 “一党独大” 的现实， 仍然遭到了一些学者

和观察家的批评。 乔迪·塔基勒认为， “民主联盟党” 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

不会推行类似西方的 “民主制度”， 而会加强 “一党政治”， 防止出现其他

７４

①

②

“Ａｍｕｄａｈ：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Ｅｓｃａｌａｔ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ＹＰＧ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Ｋｕｒｄ Ｗａｔｃｈ， ｈｔｔｐ： ／ ／
ｋｕｒｄｗａｔｃｈ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２０ｐｈｐ？ ａｉｄ ＝ ２８７３＆ｚ ＝ ｅｎ＆ｃｕｒｅ ＝ １００９； 此外， 一些国际组织也指责

“民主联盟党” 破坏 “人权”， Ｓｙｒｉａ， Ａｂｕｓｅｓ ｉｎ Ｋｕｒｄｉｓｈ⁃Ｒｕｎ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
Ｊｕｎｅ １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ｒｗ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１８ ／ ｓｙｒｉａ⁃ａｂｕｓｅｓ⁃ｋｕｒｄｉｓｈ⁃ｒｕｎ⁃ｅｎｃｌａｖｅｓ。
比如 “民主联盟党” 领导人阿里扎·马库斯 （Ａｌｉｚａ Ｍａｒｃｕｓ） 就曾经表示， “民主联盟党”
将会致力于与所有叙利亚库尔德党派和政治团体合作。 Ａｌｉｚａ Ｍａｒｃｕｓ， “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ｋｕｒｄｓ⁃ｔｈｅ⁃ｎｅｗ⁃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７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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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力量与之竞争在库尔德内部的主导权。① 一些叙利亚库尔德政党， 尤

其是与 “库尔德民族委员会” 内部党派关系紧张。 “库尔德民主党” 等叙利

亚库尔德政党经常批评 “民主联盟党” “独断专行”。 而后者则批评叙利亚

“库尔德民主党” 和其他亲伊拉克 “库尔德民主党” 的叙利亚库尔德政党

“暗中捣乱”。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地区开始进行基层选举。 其

中涉及 ３７００ 个地方乡镇 （ｃｏｍｍｕｎｅ）， 共有约 １２７００ 名候选人参选， 约 ７９
万人投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举行 “地方选举”， 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举行 “联邦议会

选举”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尽管有学者曾经认为， 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团体

中， “亲奥贾兰” （民主联盟党） 派别和 “亲巴尔扎尼派别” （叙利亚库尔

德民主党） 将会为争夺叙利亚库尔德地区领导权而展开角逐。② 但是 “库尔

德民族委员会” 宣布抵制此次地方选举， 认为这 “违背了库尔德人民的意

愿”。
尽管库尔德人事实上控制了叙北部大片地区， 但他们谋求 “自治” 和

获得文化、 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诉求， 仍然在未来面临巨大挑战。
首先， “西库尔德斯坦人民委员会”、 “库尔德最高委员会” 和 “库尔德

民族委员会” 等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实体的合法性并不被叙政府承认。 “民主

联盟党” 主导建立的叙利亚库尔德地方自治机构也并不被叙政府接受。 叙

利亚副外长费萨尔·麦柯达德 （Ｆａｉｓａｌ Ｍｅｋｄａｄ） 表示， 叙利亚库尔德控制区

的基层选举就是一个 “笑话”， “叙利亚政府不会允许任何一部分国土分裂

出去”③。 叙政府多次强调将收复对全部国土的控制权。 在叙利亚内战以及

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的战斗中， 叙利亚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基本保

持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 随着 “伊斯兰国” 组织的败退， 叙利亚政府军和

“人民保卫军” 都在向 “伊斯兰国” 组织的最后据点代尔祖尔省进军， 力图

抢占更多地盘， 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其次， 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叙利亚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 叙利亚

８４

①

②

③

Ｅｖａ Ｓａｖｅｌｓ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Ｊｏｒｄｉ Ｔｅｊｅｌ，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ｕｎｔｅｒ
ｅｄｓ ， Ｏｕｔ ｏｆ Ｎｏ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ｉ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 ２０１３， ｐ ２１７
ＴｉｌｌＦ Ｐａａｓｃ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１， ２０１５， ｐ ８３
“Ｓｙｒｉａ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Ｋｕｒｄ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ｈ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ｓｙｒｉａ⁃ｇｒａｎｔｉｎｇ⁃ｋｕｒｄ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１７０９２６１２１８２１９６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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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对于库尔德人提出的 “自治” 和 “保留民族文化” 等权利并不热衷。
而叙利亚库尔德人则担心叙反对派尤其是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扩张， 将使库

尔德人面临威胁。 因此， 叙利亚库尔德人一直希望在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

声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中旬， 叙利亚问题伊斯坦布尔会议中， 叙利亚库尔德人

希望能够单独组成代表团参会， 但这一请求被有关各方拒绝。 除了 “未来

运动” （Ｆｕ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① 领导人塔莫 （Ｍｉｓｈａｌ Ｔａｍｍｏ）， 叙利亚库尔德政

党都没有派正式代表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 叙利亚各反对派都不同意从未

来的叙利亚国家名称中去掉 “阿拉伯” 的称呼， 塔莫也愤然退出会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到 ２ 月， 在日内瓦举行的叙利亚和平谈判期间， 叙利亚 “库尔

德民族委员会” 和 “民主联盟党” 要求派出独立的叙利亚库尔德代表团参

会， 成为叙政府和反对派 “全国联盟” 之外的 “第三方”， 但遭到国际社会

拒绝， “民主联盟党” 表示决心抵制日内瓦和谈会议， 它与其他叙利亚反对

派政党的关系也日趋冷淡。
最后， 叙利亚库尔德人始终面临来自土耳其的安全威胁。 尽管 “民主

联盟党” 否认自己是 “库尔德工人党” 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 但该党的意

识形态与 “库尔德工人党” 相类似。 此外， “民主联盟党” 很多领导人曾是

“库尔德工人党” 成员。 土耳其政府认为叙利亚 “民主联盟党” 及其武装

“人民保卫部队”， 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关联密切， 属于恐怖组织。 双方

曾多次爆发武装冲突。 ２０１６ 年， 土耳其军队及其支持的 “叙利亚自由军”
（Ｆｒｅｅ Ｓｙｒｉａ Ａｒｍｙ） 在叙北部发动的 “幼发拉底河之盾” 行动， 以及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发动的针对叙利亚西北部省份伊德利卜省的军事行动的背后都有着

“遏制叙利亚库尔德人扩张” 的考量。② 尤其是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以来， 土耳其

及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 “叙利亚自由军” 和 “沙姆征服阵线” （Ａｈｒａｒ ａｌ⁃
Ｓｈａｍ） 发动代号为 “橄榄枝” （Ｏｌｉｖｅ Ｂｒａｎｃｈ） 的军事行动， 占领了叙利亚

北部阿弗林 （Ａｆｒｉｎ） 地区， 驱逐了当地的 “人民保卫部队”。 土耳其总统埃

尔多安甚至提出， 土耳其的最终目标是要在叙利亚北部地区扫清库尔德人

９４

①

②

“未来运动” 创立于 ２００５ 年， 旨在促进叙利亚国内民主和开放， 在 ２０１１ 年以前长期流亡海

外， 与叙利亚反对派关系密切。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组织领导人塔莫被刺， 随后该运动陷入分裂，
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逐渐销声匿迹。
参见王晋 《土耳其出兵叙利亚的原因与挑战》， 中国网，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
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ｏｐｉｎｉｏｎ＿４２＿１７２３４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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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势力， 最终建立一个土耳其主导的 “缓冲区”。① 土耳其的这种战略目标，
无疑将会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形成巨大的挑战。

余　 论

２０１１ 年以来， 叙利亚库尔德人坚持 “地区自治”， 并期望通过 “自下

而上” 的途径， 以 “民主政治” 的方式， 在叙北部建立地方自治机构，
以获得 “民族权利”。 这种 “自下而上” 的方式， 既是叙利亚库尔德人为

了应对叙利亚内战带来的局势动荡， 在自我保卫的目标下而做出的 “无奈

之选”， 也符合中东地区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政治权利的斗争传统。 但无论

如何发展， 叙利亚库尔德人都必须将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 与叙利亚政

府或者其他叙利亚反对派政党的政治诉求相互协调。 对库尔德政党来

说， 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 “地区自治” 与未来叙利亚政治重建的

关系， 尤其是如何安抚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尤其是土耳其， 对于叙利亚

库尔德人可能改变叙利亚国家版图的担忧。 此外， 叙利亚库尔德人内部

政党关系复杂， 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之争， 而且还涉及宏观的整个库尔德

世界内部领导权之争， 需要叙利亚库尔德人和库尔德世界内部的努力与

调节。
叙利亚库尔德人谋求的 “地区自治” 和 “民族平等” 的两个诉求中，

“民族平等” 可能相对容易被叙利亚国内各方以及国际社会接受， 并且体现

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之中。 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 （Ｗａｌｉｄ Ｍｕａｌｌｅｍ） 就表示，
库尔德人想在叙利亚领土内谋求民族权力的改善， 这是 “可以谈判的”。②

与此同时，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 “自治努力”， 尤其是 “自下而上” 构建地区

治理机构， 需要面对来自叙利亚国内其他政治团体以及境外土耳其等国家

的挑战。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当前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最关键的并不

是如何协调内部的政治纷争， 而是是否能够克服外部压力， 最终促成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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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

德人的权利在战后叙利亚政治舞台中得到尊重。① 面对来自叙利亚国内外的

政治威胁， “民主联盟党” 领导人萨利赫·穆斯利姆·穆罕默德 （ Ｓａｌｅｈ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ｏｈａｍｅｄ） 强硬的指出： “即使叙利亚政府归来， 也不可能恢复旧制

度。 人民拿走的东西不可能还回去。 ‘民主联盟党’ 将会冲在最前面保护我

们的人民。”② 叙利亚库尔德人已经在叙北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建立了

“事实”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的政治实体。 在未来， 任何叙利亚的政治和解协议，
都必须理解和照顾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利益和诉求。 而叙利亚库尔德议题，
也必然将会成为未来叙利亚政治和解和战后重建的一个敏感和关键的议题。

［责任编辑： 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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